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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培田 

這裡頭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在於，我們是不期然遇見培田的，儘管這朵客家奇葩已

經在我家鄉附近開放了八百年，如果不是王麗老師在中國青年報冰點上的文章，如果楊東

平、梁曉燕兩位老師沒有邀我一塊去培田，我們可能現在也還不知道她的存在。必然在於，

城市化、工業化的高歌凱進中，鄉村的身影正變得越來越暗淡無光，我們過去十年的鄉村建

設實踐在洶湧的發展文化面前也已顯得力不從心，如何從鄉土文化的復興層面上對發展文化

進行反思和修正，成了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而培田，恰在此時出現了。 

培田，這個號稱有八百年歷史的古村落，她的每一個毛孔裡都透著濃郁的鄉土氣息，不

管是鱗次櫛比的明清古建築，還是老人慈祥的臉龐，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鄉土的能量。但是這

種能量，正如老人的風燭殘年，在現代化浩浩蕩蕩的腳步聲中，也在逐步消散。和所有其它

農村一樣，培田村也無法留住年輕人進城的腳步，一千三百多人的村子，有一多半人已進城

打工。而不管是進城的，還是留下來的，他們對於祖先留存下來的東西，古建築也好，耕讀

文化也罷，已顯得漠然。如果這些東西不能和金錢掛上鉤，就是沒有價值的。 

就是這麼一個村子，它生存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希望可以左右逢源，卻總是把自己弄得

左右不是人。她想在傳統的懷裡安然度日，卻無法抵擋現代霓虹燈的誘惑；她想向傳統揮手

告別，現代的懷抱卻長滿了荊棘。 

我們看到了這個村子的糾結，這種糾結也正是中國的糾結。但這個村子有幾百年的鄉土

文化積澱，這種積澱中蘊藏著巨大的修正發展文化的能量。如何保育幾百年承襲下來的這種

鄉土的能量，使培田村，使這個國家在發展主義的濫觴中可以有尊嚴地活著，成了鄉村建設

第二個十年的重要目標。 

組織建設先行 

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人心離散史。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當人們被

引導到眼裡只有物質層面的東西時，人與人之間非物質層面的聯繫就越來越稀少了。在人與

自然、人與人、人與他本真的自己中間，金錢逐步成為唯一的溝通管道，同時也成了人類心

靈的巨大屏障，使它再不能暢快地呼吸，不能再與自己的同類守望相助。 

培田這個古老的村落，儘管祖先留下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遺風猶存，但在現代市

場理念的沖刷下，人心也是氣若遊絲，村莊不再是一個精神共同體，溫暖而人情味十足，反

透著冰冷和剛硬的氣息，好像城市的水泥森林。這種情況，與過去十年我們鄉村建設團隊在

全國不同農村面對的情況類似。根據過去十年積累的經驗，要打破人心的隔膜，需要通過合

作文化與合作經濟的建設，把村莊的精氣神重新激發起來。當村民從電視機前走出來，從麻

將桌上走下來，參與到諸如文藝組織、合作經濟組織的隊伍中來，他個人以及村莊的生命就

悄悄地鮮活起來了。 

一般情況下，我們會先從豐富婦女的文藝生活著手，因為文藝是大多數人都喜愛的，且

農村的大眾文藝，老少皆宜，沒有什麼門檻，較容易把大家聚攏在一塊；而且志願者初到一

個地方，可以通過組織這種活動，較快地融入社區，還不需要什麼成本。 



我們從河南請來了鄉村建設的老志願者，已經七十五歲高齡的“中原鼓王”衡生喜老師

來到培田，他呆了半個月，帶出了一個二十幾人的婦女腰鼓隊。這來自中原的鼓聲一下子喚

醒了培田沉悶的空氣，你好像可以感到那靜止不動的水又重新開始歡快地流動起來了，培田

上上下下都洋溢著一種喜氣。有一個因與丈夫吵架喝了農藥被搶救過來婦女，別人對她說，

“你要是早點來一起打腰鼓，就不會幹出這樣的傻事來了”；村裡的書記也說：自從有了社

區大學來村裡組織各種文藝活動，吵架都少了許多。 

看到婦女們的熱鬧勁頭，有的男性村民坐不住了，覺得男的不能輸給女的，他們希望有

屬於男同胞的文藝形式。這樣，衡老師被邀請第二次來培田，計畫用半個月時間帶一個男子

盤鼓隊出來。但也許是男性在耐力上終究比不上婦女，或者是他們學習的出發點就有點問

題，或者是面子問題，也有青壯年男性大部分外出打工的原因，男士們學了不到一個星期就

敗下陣來。最後，腰鼓隊相對較年輕的婦女在衡老師的鼓勵下頂了上去，除了抬旗的是男性

外，其餘隊員都是女性，原來預想中的男子盤鼓隊，終於還是成了女子盤鼓隊。 

由於腰鼓和盤鼓都是需要一定體力和靈活性才能參與的，一般上了點年紀的婦女就無緣

參加，只有在旁邊看的份。今年社區大學來了一位學文藝的志願者，在她的帶動下，這些年

長婦女學起了扇子舞等各種運動幅度相對較小的舞蹈。在首屆培田春耕節上，這些婦女表演

的扇子舞贏得了陣陣掌聲。 

有一天，村裡的幾個小女孩來到社區大學，她們說：大人都有自己的文藝隊，我們也要

有自己的文藝隊。此前，培田村的小朋友在各種文藝演出中也都有自己的節目，這些節目有

些是自己編排的，有些是大學生志願者協助編排的，也都很精彩。本以為小朋友們熱鬧熱鬧

就可以了，沒成想他們也有進行組織的需要。不過這實在是很讓人欣慰的事，所謂“少年興

則村興”，社區建設中切不可忽視少年的力量。今年的春節聯歡晚會，培田少年文藝隊就是

主要的組織者，從向村民募款、節目編排到現場佈置、節目主持，一概由他們自己來完成。 

培田村的組織建設工作，從文藝入手，就這麼逐步地開展起來了。每逢節日，這些不同

年齡段的文藝隊伍就成了聯歡會的主要組織者，加上培田原來就有的十番樂隊，他們湊在一

起，就會有十幾二十個節目出來。平常，周邊村鄉，甚至隔壁縣，遇有婚喪嫁娶，還會來培

田請這些隊伍去演出。上半年，女子盤鼓隊每個隊員就因演出這項，增加了二千餘元的收入。 

但文藝活動終究只是人們生活內容的一小部分，它是生活的調味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增強社區的凝聚力，但要使社區具有持久的活力，就必須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施以良性的影

響，引入互助型的經濟系統，使社區在經濟上實現互助。為此，結合我們對培田走“生態村”

道路的定位，鼓勵村民在生態農業領域進行合作成了我們在社區推動經濟合作組織的首要方

向。這是一項稍微艱巨一點的工作，因為一方面需要使村民對生態農業有一定的認可，願意

放棄原來使用化肥農藥的耕作方式；另一方面，需要村民放棄小我，願意走互助的道路。於

前者，首要的問題是如何解決生態農產品的利潤問題，在投入勞動更多而產量卻更低的情況

下，如果沒有消費者來共擔風險，願意以更高的價格來消費生態農產品，大部分村民是不會

有積極性進行生產的；於後者，則需要較長時間的合作理念的宣導，以及相關技能的培訓。

社區大學深知儘管農民在生態農業上進行合作的前途光明，但臺階只能一級一級上，要從相

對簡單和容易的方面來著手。由於腰鼓隊的婦女們經常在一起練習，彼此之間已很熟悉，且

通過和社區大學的互動，對生態農業和合作社的概念也已不陌生，先說服她們嘗試種植生態

稻米會比較容易一些。經過幾次三番的商討，在春天的育秧季節，有七位婦女表示願意進行

嘗試。她們一起到山裡找廢棄的荒地，準備開墾，一位婦女把自家的秧田貢獻出來育秧，一

位婦女則把留存了很多年的老穀種拿出來，晚上，她們則一起學習生態農業的知識。合作在

進行著，喜悅在增長著，如果不是因為秧苗因不打農藥不施化肥而備受小鳥青睞，這七位婦

女最初的生態合作會一直走下去。農時不等人，因秧苗被小鳥吃光了，婦女們在當年種植生

態稻米的願望算是落空了，這同時也打擊了她們本來就稚弱的信心。但當年，這七位之外的



一位婦女，在自家相對偏遠的地裡種出了一千來斤的生態紅米。半年多後的冬天，由男性村

民發起的生態農業合作社在培田成立，有三十余戶村民參加。 

鄉土價值重建 

在發展主義如此氣勢洶洶的今天，鄉土價值的重建工作註定是艱辛而歷時漫長的，但所

謂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我們抱定了重塑社會價值的決心，自當勇猛前行。組織建設是第

一步，是我們要邁的第一個臺階，同時也是重塑鄉土價值中最核心的要素－互助要素－的必

要步驟。這一步，我們還在走著，雖然村民有了文藝和經濟的組織形式，但組織內互助精神

的形成還需要漫長的年月，我們唯有在盼望中進行持久的努力。在組織建設以外，社區大學

在培田鄉土價值重建中的努力還涉及傳統文藝形式的發揚、農耕文化的發掘、節日活動的恢

復，以及分別針對老人和兒童的公益食堂及夏令營。 

培田十番樂隊。在社區大學進入培田之前，培田就已經有了一個樂隊，演奏傳統的客家

漢劇，同時有木偶書寫等表演。但樂隊成員大多是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他們憑著興趣和責

任心在勉力維持這個樂隊，令他們擔憂的是，沒有年輕人願意來學習，這種傳統的文藝形式

面臨後繼無人的危險。社區大學認識到這種祖祖輩輩承襲下來的文藝形式，在農村社區具有

娛樂和教化的功能，是鄉土價值的重要傳播載體。為此，社區大學多方籌措資金，先在硬體

上給予樂隊一定的支援，購置音響、樂器、服裝等，同時，在歷次的文藝匯演中，把樂隊的

節目揉合進去，讓村民特別是孩子們認識到自己祖先傳承下來的文藝形式也是很豐富多彩

的，也增強樂隊成員的自信心。目前樂隊演奏的內容大多取材於歷史，反映各朝各代的人物

風土，意在傳播禮義廉恥忠孝等傳統儒家觀念。這些觀念是培田治村的法寶。但隨著現代化

的進程，這些傳統對村民的影響力已越來越弱。如何根據現實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這些觀

念，並通過傳統的文藝形式展現出來，這是樂隊接下去要尋求突破的地方。同時，如何把傳

統與現代的文藝形式結合起來，使之更具有吸引力，也是樂隊持續發展的保證。社區大學接

下來將重點予以這兩個方面的協助。 

培田春耕節。耕讀文化是培田歷經幾百年不衰的重要基礎，其祖先的智慧也體現在對耕

讀傳家的深切信仰上。但在新四化的浪潮下，培田的耕讀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讀書

成了跳出農門的捷徑，農耕則成了苦差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春耕節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

下，意在接續培田耕讀文化的一種努力。同時，春耕節通過邀請城市居民的參與，還可溝通

城鄉，促進社會對農耕的認同和理解，間接也增加村民的收入。社區大學於今年四月開春時

節，依託培田已經發育的組織，舉辦了培田首屆春耕節。春耕節以農耕體驗為主線，村民和

市民共同參與，內容涉及扶犁下田、鄉村工藝展示、培田小吃比賽、文藝表演、圍爐夜話等

多個方面，歷時兩天，給村民和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通過每年的舉辦，春耕節作為

培田的一個特色節日，將會對培田耕讀文化的繼承和傳揚起到積極的作用。 

老人公益食堂。鄉土價值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孝道文化，歷史上的培田在這方面無疑是一

個典範，即使是現在這一文化已衰落的情況下，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培田老人在村莊中的地

位。然而隨著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以及商業文化的侵擾，培田老人的境遇已是一日

不如一日，有一位老人，已經 86 歲了，仍不得不下地耕種謀生。在村莊傳統的互助系統崩

蹋瓦解的情況下，老人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為此，社區大學希望老人可以自己組織起來，

建立起老人自己的互助系統。公益食堂針對的就是留守老人在家做飯難的問題，向社會募集

善款，集中為這些需要幫助的老人開夥做飯，解決其一日三餐的吃飯問題。社區大學的這一

舉動得到了培田村上上下下的歡迎，對培田村尊老敬老文化氛圍的形成具有潛移默化的影

響。 

夏令營。和培田歷史上有九個書院相比，現在的培田教育實在是有多寒摻就多寒摻。在

社區大學進入之前，培田小學已面臨撤校的困境，諾大的一個校園，只有十幾個孩子，不管



是老師還是家長，或者學生，對教育已是信心全無。培田小學的困境是中國鄉村教育的共同

困境，鄉村教育在城市化的凱歌中只能向隅而泣，因為城市的泥潭已然把鄉村的各種資源吞

沒。鄉村教育在統一的制式教育下以城市為中心，反而成了鄉村衰落的一個推手。但鄉土價

值的重建，鄉村基礎教育事關重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鄉村教育是鄉土價值重建的基礎。

社區大學在進入培田之初，即把少年兒童的鄉土性成長作為工作目標之一。除了招募志願者

到培田小學支教外，社區大學利用暑期大學生與農村中小學生在時間上的對稱性，通過舉辦

夏令營把這兩個人群連接起來，意在使大學教育走出圍牆，更使鄉村教育回歸鄉土。夏令營

以鄉土文化的弘揚為主線，內容涉及農耕、自然、傳統文化等多個方面，培養孩子們對家園

故土的價值認同。夏令營現已在培田成功舉辦了三屆，每屆歷時一個月，一百余位孩子和約

二十位大學生志願者參與。 

傳統節日活動的恢復。在功利價值的導向下，鄉村中傳統的一些節日活動或者偃旗息

鼓，或者趨向功利化。十年前，培田元宵節期間會舉行游龍活動，每個房族出一條龍，加上

龍燈，可以綿延一公里。最近十年，這一算得上是培田年度最熱鬧隆重的活動都沒有舉辦過，

培田的“年氣”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實際上，這種類型的活動對於凝聚社區的心氣是有重要

作用的。在社區大學進入培田兩年後，今年的元宵節，這一傳統的游龍活動在一些德高望眾

的老人和社區大學的倡議下重新開始組織起來，從過年前就開始準備，家家戶戶，不管老少，

都參與到製作龍頭、龍燈的工作中來。當你看到在培田一座座老宅子裡，各房族的老老少少

在一起進行紮燈、繪畫、寫字等游龍藝術創作的場景，你不能不對互助型美好社會抱著信心。 

社區大學在培田的工作已進入到第三個年頭，從階段目標來說，她已完成了初步的社區

動員，未來三年，她需要再上一個臺階，即開始進行本土知識資源的動員，完成具有鄉土和

客家特色的各項課程的建設，並將工作擴展到周邊村莊，逐步在一個鄉的範圍內構建以互助

為核心要素的社會系統。 

鄉土價值的重建，在當今時勢下，只能以路漫漫其修遠來形容，而我們的上下求索，希

望可以為中國走出發展主義的桎梏辟出一條通達的道來。 


